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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情怀及其现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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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以陶行知为核心、以其弟子为代表的致力于乡村改造的教师群体所表现

出来的精神特质,具有教育救国的政治抱负、乡村改造的教育信仰和心系农民的平民情感等内涵表征。这种

乡村教育情怀是在“知—情—行”的实践逻辑中被蕴育与升华的。知,即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情,

即回馈乡土的情感共鸣;行,即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践。乡村教育情怀既是陶行知等人进行乡村教育改造的

动力与内驱力,亦是他们在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中蕴育而出的强烈的教育情感。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既是

陶行知等人将强烈的乡村教育情感付诸行动的体现,也是他们将这种情怀不断升华的途径。通过分析与思

考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内涵与实践价值,探析出其在培育新时代教师乡村教育情怀方面的现实意义,即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政治关心为底色、以乡土情感为支撑、以知行合一为途径来培养教师乡村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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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意识到挽救

民族危亡要从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85%的

乡村着手,通过开展乡村教育的方法改造乡村

生活,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教育革命。在这场革

命中,陶行知提出,乡村教育承担着乡村改造

的任务,乡村教师担负着改造乡村社会的使

命,因此,师范教师要下乡开展乡村教育。陶

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了

一批忠实追随其思想的弟子,他们将一生奉献

给了国家乡村教育事业。从陶行知乡村教育

思想研究的趋势来看,近五年,有学者从教育

为民众、社会和国家承担伦理责任与价值追求

的方面解读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伦理使命[1];
也有学者从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观的本体内

涵和乡村师资培养的辅助保障体系等方面分

析了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2];还有学者从

乡村振兴视阈下对陶行知乡村教育进行再审

视[3]。分析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内涵与实践

可以进一步丰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学术研究

成果。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指以陶行知及

其弟子为代表的乡村教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

精神特质,其中包含实现“穷国教育”的政治抱

负、改变“一百万乡村”的教育信仰,以及“向农

民烧心香”的平民情感等内涵。

一、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内涵特质

情怀本质上就是情感[4]。教育情怀是教师

的一种职业情感和高级体验,这种情感是可以

通过后天学习培养出来的,是教师对教育事业

执着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了世俗利益的桎梏向

内追求的精神力量。
(一)实现“穷国教育”的政治抱负

国穷和国危是陶行知进行乡村改造所面

临的国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

家,外患侵略早已让它千疮百孔,而内乱又加

重了灾难,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治腐

败和军阀混战是当时民族危机的重要原因,帝
国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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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被剥削被压迫,毫无

民主可言,没有一点政治话语权。
首先,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政治关心。在

中国传统乡村中,村民政治文化模式突出,农
民不关心国家政治体制,也极少谈论政治事

务,更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激情或者可能性。
中国知识分子属于臣民政治文化状态,他们与

政治体系有着密切关联,一直以怀有治国平天

下的政治抱负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陶行知

想要改变当时农民的政治生活状况和社会地

位,于是提出通过培养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

教师来改变整个乡村面貌等主张。这要求乡

村教师抱有高度的政治关心和参与热情,帮助

农民实现“锄头底下有自由”的愿望,谋取“在
立脚点 谋 平 等,于 出 头 处 求 自 由”的 政 治 生

活[5],努力去改变中国政治结构,将村民政治文

化向公民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转变。这是一

场寄希望由教育革命而引起政治革命的运动。
这场革命的阵地是中国乡村,这场战斗的主角

是乡村教师。这场教育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与

乡村教师政治关心程度的强弱有着极大关联。
政治关心既是乡村教师作为变革者的教育情

怀,也是农民作为被变革者发生转变的核心。
其次,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救国抱负。陶

行知说:“生民之涂炭,产业之凋敝,干戈之连

结,经济之衰颓,外患之频临,不特无术防御,
抑且视昔加甚。”[6]181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但
并未能挽救晚清以来国家濒临民族危亡的境

地,共和政体并不能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反
而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更大危机之中。面对国

家如此危难,陶行知确立了自己的救国理想,
其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理想国家”和
“怎样来建立理想国家”。对此,陶行知给出的

第一个 问 题 的 答 案 是:建 立“富 而 强 的 共 和

国”[7]18,并实现“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7]40,拥有“自由、平等、民胞”三大主义[6]182。陶

行知给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坚定地认为

教育是立国之本,并且要“制定出一套真正适

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7]12。
中国以农立国,有三万万四千万的人口在乡

村,由此,陶行知提出了用乡村教育来改造乡

村面貌从而实现救国理想的途径。从根本来

说,乡村教师担负着救国使命,乡村教师要“一
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

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

命,合 起 来 造 成 中 华 民 国 的 伟 大 的 新 生

命”[6]86。因此,乡村教育情怀就是一种救国

抱负。
(二)“改变一百万乡村”的教育信仰

贫穷和苦难是陶行知乡村改造面临的考

验。常年的政治动荡和农村旧生产方式的破

产,以及兵乱匪祸、政府苛征暴敛,造成农村经

济衰 败 凋 落,农 民 生 活 境 况 难 以 想 象 的 悲

惨[8]81。而要办事就需要钱,更何况是在贫瘠

的乡村建设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经济混乱是陶行知和他的弟子们常

常遇到的问题。“今年我们从一月份590,000
元预算开始,历经周期性物价飞涨,我们不得

不在四月份采用1,678,000元的最低预算。这

就意味着第一季度增加283%。”[9]就是在如此

困难的条件下,陶行知和他的弟子依然坚持着

理想和信念,这无不体现出他们的使命担当和

奉献精神。
首先,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时代使命。中

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勇于社会担当和敢于直面

社会问题的政治品格,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在历史进程中,人们都会面临时代所赋予的使

命。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
“其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思想逐渐融合,凝聚成以救亡图存为主旨

的民族担当”[10]。陶行知把改变国家厄运当成

自己的时代使命:“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

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

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

后代,这是我们对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
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11]

陶行知提出,师范教育承担着兴邦的任务,乡
村教师担负着“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6]74。
“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成为

乡村教师的责任[6]86。陶行知和陶门弟子将一

生致力于乡村教育,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时代

使命。
其次,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奉献精神。奉

献精神就是一种把主动付出、不求回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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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快乐和幸福的精神[12]。奉献精神让乡村

教师能够直面乡村条件极为艰苦的现状。陶

行知让自己的学生做好心理准备:农村生活非

常艰苦,在污泥里赤脚奔走,雪白的脸晒得漆

黑,绵软的手上起硬茧,在风霜雨雪里做工、挑
粪等。这些都是做乡村教师要经历的苦。奉

献精神还支撑乡村教师能够直面办学时物质

和经费匮乏的困难。1927年,陶行知不仅不领

薪水,还说,“我预备翻书过活,日里为乡村教

育努 力,晚 上 翻 书,这 就 是 我 的 预 定 的 计

划”[13]132。甚至很多乡村教师常常两三个月领

不到薪水。乡村改造需要乡村教师具备奉献

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锲而不舍、坚持付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乡村教

师能够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撑。“我们深信最高

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

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

推诿。”[6]75

(三)“向农民烧心香”的平民情感

传统和排外是陶行知乡村改造的无形阻

力。陶行知及其弟子在进行乡村改造、办乡村

教育时,常常遭遇来自中国农村内部的强大阻

力。这股强大阻力就是中国农村的传统和秩

序。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构建而成的等级序差社会。“传统乡村社会中

信任、规范的意涵与礼俗社会的内在秩序契

合,村民对其产生共同性的情感认同,并保持

一定的延续性,这是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稳

定的内在原因。”[14]这种传统和属性是乡村对

外的保护屏障,也使村民对外乡人有着天然仇

视,同时也成为抵抗新思想新生活传入的无形

力量。
首先,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情感归属。乡

村教师要认同自身的农民生活和农民身份,有
与农民同甘共苦的意愿,有将乡村改造事业进

行到底的决心。这种身份认同还表现在乡村

教师具备在农村生活的技能。陶行知要求所

有乡村教师要拥有“农民的身手”,即既要掌握

服务自己生活的劳动技能,又要掌握服务农民

生产的教育技能。乡村教师有了农民身份认

同,才会有“农民甘苦化”的情感共鸣[6]74,才会

有念及农民的痛苦而为农民争取权利和幸福

的行动。陶行知倡导所有乡村教师“必须有一

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

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6]74。“向农民烧

心香”的情感归属,是乡村教师融入乡村生活

的“敲门砖”,是进行乡村改造的“劈山斧”,是
乡村变乐园的“点金术”。

其次,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

局。乡村教师任务是以乡村教育为手段进行

乡村改造的复杂的整体任务,不是简单的文字

普及,也不是以儿童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更不

是单单服务于乡村学校的工作。乡村教师要

以整个乡村、整个社会为教育之地,以乡村的

儿童、青年、妇女和老人等为教育对象,以农民

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卫生生活、道德生活等为

中心,对农民进行生产训练、卫生训练、科学训

练等。而且,乡村教师战斗的舞台不仅仅局限

在国内乡村。陶行知对乡村改造的决心是以

世界格局来规划的:“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

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

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13]127

这也是其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意义。

二、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实践蕴意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等人将全部

的生命和热情都投入到乡村教育的实践和改

造中。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就是在这样一种

“知—情—行”的实践循环中孕育而生的。知,
即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情,即回馈

乡土的情感共鸣;行,即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

践。在行与知的关系上,陶行知认为二者互为

始终,这也恰恰是其乡村教育情怀生成与乡村

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乡村教育情怀既是陶

行知等人进行乡村教育改造的动力与内驱力,
亦是他们在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中蕴育而出

的一种强烈的教育情感。改造乡村的教育实

践既是陶行知等人将强烈的教育情感付诸行

动的体现,又是他们将这种情怀不断升华的

途径。
(一)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

对社会负有变革的责任,对国家负有报国

的理想,对乡村负有改造的使命,这是陶行知

对时代青年、师范生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乡

94



村教师情怀孕育的认知起点。费孝通提出:
“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

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15]95

民国肇建,社会变迁,文化变更,思想继替,社
会正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陶行知等

一批教育名流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

的理念逐渐形成了平民教育思潮,由此聚拢了

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志在以改造社会为己

任,意在以乡村改造为救国之道。
首先,明确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陶行知

认为青年学生应负有求真的科学精神,要改造

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应对环境必具有坚强

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 [16]221。青年学生作为

最有力量和希望的群体,陶行知希望其成为社

会最具有改造精神的团体,而这也是时代给予

青年学生的使命。
其次,养成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陶行知

深信教育亦能救国,认为师范生“干的是乡村

教育的革命”[16]369,因而要有一种“我来做”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积极倡导更多有报效国家

的大无畏精神的热血青年来做乡村教师。程

本海是坚定的乡村教育支持者,最早加入乡村

教育战线,他深信乡村教育是救亡大计,并提

出一个“要完成国民革命,须厉行乡村教育”的

计划,主张扩大乡村教育革命战线[16]455。程本

海积极响应陶行知号召,呼吁有志青年学生随

时加入乡村教育战线。“所以希望全国学生界

忠实同志们,依据才能兴趣正式或随时加入乡

村教育革命战线,齐心奋斗,以竟全功。”[16]369

可以说,程本海是所有追随陶行知乡村教育改

造践行者群体的缩影,他们认可乡村教育运动

的意义,并以乡村改造作为人生奋斗目标,有
着浓厚的乡村教育情怀。

(二)回馈乡土的情感共鸣

20世纪初,陶行知批判以往的中国乡村教

育教人将生存之根从乡村社会拔除,让人逃离

乡土,认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6]85,提出

乡村教育要回归乡土,推进乡村改造。当时中

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传统生存方式破产、传统

文化教育和生活伦理秩序瓦解,而新的合理的

价值秩序、道德生活和生产方式又远没有建立

的混乱时期,农村生活存在着生存危机与文化

教育危机的双重困境。
首先,激发乐于回馈桑梓的爱乡情感。所

谓“乡土”,是一个相对于城市而言的行政划

分,它不单单是行政单位,还是一种个体成长

的体验世界和精神世界,更是个体的文化发展

社会。陶行知出生在安徽黄山歙县的一个小

山村,曾经到美国留学,对国家的情感让他成

为“很中国”的留学生。他关心安徽教育发展,
“我对于 安 徽 负 有 特 别 责 任,不 能 不 勇 猛 进

行。”[13]11陶行知抽拨南京歙县试馆的月收入,
作为歙县开展平民教育的费用,并亲身到安庆

推进平民教育运动,还带领更有影响力的朱其

慧一起到安庆开展活动。他曾经担任南京安

徽公学校长,为旅宁安徽人提供教育上的帮

助。1934年,为解决天灾带来的灾难,陶行知

等人成立“歙县旅沪同乡普及歙县教育助成

会”,决定在歙县王充创办歙县第一工学团,由
方怀毅为总指导员,开展了纺织、农林等工学

团以及合作社。陶行知曾与歙县知事汪镜人

互通信件,表达了他个人对歙县平民教育发展

的建议,提出鼓励造林,劝告禁烟禁赌,尤其提

出了开展平民教育的步骤和计划。陶行知还

在卢绍刘就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之时,提出推

进安徽平民教育的十条建议。陶行知对家乡

安徽的牵挂所传递的乡土情怀,正是乡村教育

情怀的核心,也是孕育乡村教育情怀的温床。
其次,激活回归乡土的理性情感。费孝通

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中提到,“中
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15]6。20世纪初,在
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将乡土社会边缘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呈

现出整体性的乡土逃离,使得乡村社会现代文

明空心化,现代文化传播在乡村社会里完全缺

席。在这种背景下,回归乡土具有了两重意

义。一是要求知识分子回归乡土,回馈桑梓。
如果乡土社会要在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现代

化社会结构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那么回归

乡土是不二选择。乡村学校成为了改造乡村

社会的文化绿洲,乡村教师成为引路人,所以,
倡导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要回归乡土。
二是寻找乡村教育的价值位序。陶行知推行

的是回归乡土的乡村改造,而不是肤浅地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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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为此,陶行知提出

了“乡村教师—乡村教育—乡村生活”的改造

逻辑:“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

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

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

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
活的国民。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
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
改造社会的精神”[6]85。

(三)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践

在实践中,意识和思想会不断得到完善和

检验,而 且 还 会 得 到 验 证 思 想 的 有 效 路 径。
“教学做合一”是培育乡村教育情怀的重要方

法,即以做为中心、以事为中心、以农村实际生

活为中心。乡村实际生活是乡村教育的中心,
乡村改造是乡村教师做的中心。有行的勇气,
才会有知的收获。知—情—行是培养乡村教

育情怀的重要实践逻辑。
首先,强调根植乡村的实践价值。陶行知

强调乡村教师要在情感上与农民甘苦与共,做
行动上的巨人,践行乡村改造理念,强化情感

体验。乡村教师通过融入农民生活、学会做农

活和家务等方式,将教育与农业相结合,提升

科学农业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乡村教师只

有农民化,才能真切体会农民的苦与难,才会

积极为农民争取权利。同时,乡村教师要在实

践中教化农民,并且做到将学校与社会打通、
教育与生活相融合,到田间地头劳作,“同农民

交朋友,开办农民夜校,和农民合作开木工厂、
合作社”[17],改善农民生活,教育才能有成效。

其次,开设有乡土气息的学校课程。在农

村建设乡村师范学校,要使师生能够适应乡村

生活,从而培养他们的乡村认同感。课程内容

决定学生未来的方向,通过开设有乡土性的课

程来培养学生的乡村情怀。例如,晓庄学校的

课程就与传统学校里的课程不同,前者课程内

容以生活教育为主,“一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

生活都是课程”[16]297。陶行知倡导的学校课程

包括校舍建设、煮饭烧水、学习书本知识、运用

所学征服自然等,一切生活日常之事都由学生

自己动手完成,这便是生活教育。学生要扫

地、擦桌、洗碗,平时还要种菜、学烧菜,一切自

己的事情都要自己干。生活在乡村,学习在乡

村,奉献在乡村,由此孕育出乡村教育情怀。
最后,开展“知行合一”的乡村教育实践。

在实践中坚定理念,在理念的指导下行动。陶

行知并不是培养坐而论道的乡村教师,而是强

调通过“做事”方式来培养乡村教师的乡村教

育情怀。方与严作为陶行知的战友和弟子,受
陶行知的感召,将浙江湘湖师范建设成了另一

个晓庄学校。在湘湖师范,以生活为教育中

心,以农民为朋友,师范生不仅学习文化知识,
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干家务和农活。“象晓庄

师范一样,每个学生通过学习与劳动,要培养

成为一个合格的乡村教师。”[17]湘湖师范在方

与严等人的努力下,声名大振,被冠以“浙江晓

庄”之名而闻名全国,培养出很多坚定拥护乡

村教育运动的乡村教师。南京晓庄学校的师

生贯彻陶行知的“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

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
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

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的主张[6]85,在南京北

固乡四十里内创办了晓庄、和平门、太平门、万
寿庵、三元庵、吉祥庵、黑墨营等七所中心小

学,一所劳山中学和燕子矶等四所中心幼儿

园[17]。

三、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现实意蕴

进入21世纪,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
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乡村教育面临着严

峻的考验:农民对高质量学校教育的追求与农

村学校教育质量薄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大量的农村子弟涌入城市学校,造成乡村学校

萎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村学校教育

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乡村振兴计划的重心

在于发展乡村教育,这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

有效手段。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的《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就提出:
“发展乡村教育,教师是关键,必须把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8]2023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提

出,要继续实施“优师计划”“特岗计划”“国培

计划”等专项计划[19]。新时代乡村教师要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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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的大环境下,完成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使命。
(一)乡村教育情怀培养要以政治关心为

底色

乡村振兴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历史传

承的时代召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农

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

逐渐提高,对教育品质的要求和教育成功的期

望也越来越高。教育质量薄弱的乡村学校显

而易见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大量的农村子弟

到城镇学校求学,一方面造成乡村学校萎缩和

凋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家庭教育成本和学生

时间成本。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20]到二十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21]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关系国家发展、民
族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

计,是一项艰巨的时代任务,而“乡村教师是发

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是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22]。

政治关心是培养乡村教育情怀的时代要

求。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

战略任务。当代大学生要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事业。政治关心是乡村教育情怀

的时代传承。从古至今,教育对治国安邦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初期,陶行知等知识

分子把乡村教育视为救国良方,号召一百万人

加入乡村教师队伍并承担起乡村改造重任。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政治背景下,国家更需要

“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

力的乡村教师队伍”[22]。因此,厚植乡村教育

情怀成了激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
乡村教育情怀不仅体现了师德师风建设的内

涵,还彰显了教师政治关心的底色,即敢于担

当大任承担大责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关心

和政治抱负是乡村教育情怀的底色和基调,是
一种精神价值。厚植乡村教育情怀,就要从乡

村振兴战略出发来培养师范生,使师范生理解

兴农即为兴国的本质。“使他们产生对乡土的

深厚情感认同、对家乡的热爱与责任感、对乡

村振兴事业的历史使命感,以及作为家乡振兴

生力军的自豪感。而这些情感素养,会使留在

乡村、扎根乡土、积极献身乡村振兴事业成为

更多乡村新一代的自觉选择,而不是不得已或

退而求其次的谋生之道。对于乡村振兴的正

确态度、情感认同,会激发出乡村新一代巨大

的创造能量和乡村发展不竭的内生动力。”[23]

(二)乡村教育情怀培养要以乡土情感为

支撑

奥古斯丁提出“汝若不信则不明”[24]。认

知是对不同概念的判断和选择,是人们行动的

内在指引。根据社会认知学,人在社会环境中

的行为都会受到当时社会认知的影响。一个

群体内的社会认知是该群体成员之间沟通交

流所形成的共识,为这一群体内成员所共享。
尤其是对宏观社会性事务的认知,会影响人们

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如理想、道德、信仰

等。近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群体,他
们以乡村建设情感为纽带,汇聚和培育志同道

合者,由教育革命掀起政治革命。
乡土情怀是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立志乡村

建设的基石,是乡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前

提,是乡村教师在乡村安居乐业的精神动力,
是乡村教育情怀的核心和根本。教师乡土情

怀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身份的

认同。乡村教师认同乡土身份,就是认同本土

文化和习俗、认同农业生产方式、认同农民生

活方式和认同乡村教育的本土性等。只有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才会自发和自然地产生浓厚

的乡土情结,并有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

识,也才能孕育出乡土教育情怀,从而愿意扎

根乡村。新生代教师具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

念、信息技术能力等,是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的人力因素。二是新乡贤身份的

认同。乡村教师具有知识精英身份和乡土身

份的双重属性。知识精英的身份让其有了脱

离乡村的资本、摆脱乡土的机会,同时也具备

了促进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本领。乡村教师不

仅承担着乡村教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还承担

着农民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培训任务,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引导者和组织者,还是农村扶贫工作

的重要参与者[25]。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乡村教

师的新乡贤身份。教师人才回流农村能形成

一个磁场,影响和吸引其他人才回归故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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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快实施乡村人才支持计划,推动乡村振兴

进程。正是具备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身份,乡
村教师才有了与其他场域的知识精英不同的

乡土情感,以及对乡村割不断的记忆和联系。
(三)乡村教育情怀培养要以“知行合一”

为途径

在儒家哲学中,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

论中讨论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关系时涉及的

一对重要范畴。新时代背景下,“知行合一”被
赋予了时代内涵。“一方面体现在统一认知与

实践,运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

自觉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于知行合一这个中

国哲学重要观念的灵活运用上。”[26]培育乡村

教育情感,既要重视知识的输入,又要重视实

践体验,还要促成有意义的个体经验,从而有

助于形成积极的乡土情怀。
开设有乡土特色的课程,是促成有意义的

个体经验和丰富个体知识的有效途径。高等

师范院校师范教育不仅要“注重其胜任一般性

教书育人所需的普适性知识的传授”[27],更要

重视乡土课程建设与开发。乡土课程开发要

遵循本土性和乡土性两个基本原则,在内容选

择上,可以通过物质性资源、精神性资源、生活

资源等分类别进行建设。例如:物质性资源包

括建筑风格、地理风貌等;精神性资源包括公

序良俗、名人历史等;生活资源包括日常饮食

起居等。统整课程,厚植师范生的乡村文化情

怀,开展具有乡村教育情怀实践体验活动等,

这些都是有利于帮助师范生扎根乡村的教育。

高等师范院校可以在见习、实习的教育活动中

选择乡村学校作为实习单位,甚至可以利用网

络信息平台,构建高等师范院校与乡村学校之

间的教师共同体。“师范生的实习、见习或者

顶岗等活动都可以到这些乡村中小学校去,在
‘教、学、做’中更多地去体验乡土情感,树立生

在乡村、学在乡村、做在乡村、教在乡村的理

想。”[28]这些实践活动都有助于培育积极的乡

村教育情怀。合肥师范学院开展“行知学堂”,
积极推进“小先生制”,鼓励师范生到乡村开展

“行知学堂”,服务乡村教育和儿童,这就是一

个比较好的开展实践体验的范例。

四、结语

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以陶行知为核心

的乡村教师群体普遍拥有的教育情感,有着教

育救国的政治关心,也有着心系农民的乡土情

感。新时代乡村教师亦背负着乡村振兴的历

史重任。“培育具有乡村教育情怀的乡村教师

是新时代师范院校的重要使命,更是乡村振兴

背景下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与文化振兴的重要

途径。”[29]以史为鉴,重新思考和审视陶行知乡

村教育情怀的本质内涵,发现其与“提升思想

政治素质”[22]“厚植乡村教育情怀”[22]的新时

代乡村教师的国家需求不谋而合。新时代乡

村教师要成为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者、新农村

新农业的推广者、新生活新风俗的倡导者、新
文化新思想的推动者,都可以从陶行知的乡村

教育情怀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不负时代使命和

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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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XingzhisRuralEducationalFeelingsandItsRealisticImplications

ZHANGZhenzhen
(SchoolofEducationandPsychology,HefeiNormal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TaoXingzhisruraleducationalsentiments,exemplifiedbythegroupofteachersdedicatedto
ruralreconstructionwithTaoXingzhiatthecenter,representaspiritualcharacteristicthatencompas-
sespoliticalambitionsofrescuingthenationthrougheducation,educationalconvictionsinruralrecon-
struction,andasenseofconnectionwithpeasants.Thefeelingsarenurturedandsublimatedinaprac-
ticallogicof“cognition-emotion-behavior”.Cognitionreferstoembracingruraltransformationas
onesownresponsibility;emotioninvolvesfeelingemotionallyconnectedtogivingbacktothecoun-
tryside;andactionrepresentstheholisticadvancementofruraleducationpractices.Theruraleduca-
tionalsentimentsarethedrivingforceandaprofoundemotionthatTaoXingzhiandothersnurtured
intheprocessofruraleducationreconstruction.ThepracticeisnotonlytheactionofTaoXingzhiand
otherswithfeelings,butalsothewayforthemtocontinuouslysublimatesuchemotions.Thispaper
analyzestheconnotationandpracticalvalueofTaoXingzhisruraleducationalsentimentsandex-
plore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cultivatingsuchsentimentsamongteachersinthenewera.Thispa-
peraimstofosterteacherssentimentstowardsruraleducation,withpoliticalconcernasthefounda-
tion,localemotionasthesupport,andtheintegrationofknowledgeandactionastheapproach.
Keywords:TaoXingzhi;ruraleducationfeelings;intentionalessence;practicalimplications;realistic
implications;rural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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